
懂 得
鲁 析

! ! ! !我懂得了，任何事只
有摆正心态，才能修得正
果。

当两个心理剧组都
在热火朝天排练的时候，
作为两个剧中都有角色
的人，我的定位显然有些
微妙和尴尬。偏偏两边都
是最好的朋友。这种时
候，我，也许无足轻重，也
许至关重要，我的一举一
动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

因为是二选一的竞
争，因为有一个文火慢炖
的过程，因为前前后后有
过多次交锋，也因为正面
背后、成败与否两部剧都
是我打心眼里支持喜爱
的，也耗费了我许多精力
和时间，所以我明白，其
实哪一部上我都能接受，
但同时也肯定会有遗憾。

世上哪有那么多两
全其美的事情呢，尤其棋
逢对手，谁都想赢，但总
得有人服输。这种时候，
如果做不到全然不计得
失，那就静静等待一个结
果吧。该争取的尽力争
取，把握所有机会，但当
尘埃落定，已成定局时也
该放宽心胸，这何尝不是
一种正确的态度。

无论朋友或对手，尤
其在我们这个“为赋新词
强说愁”的年纪，少不了
任性自私，少不了自尊好
胜，但是更少不了看淡得失。

懂得，这其实要经历
了才会懂得。一场角逐终
会有定论，无论竞争还是
比赛，亦是如此。我们要
做到“对事不对人”，事情
过去了，就让它风儿轻
轻。让我们放下成见，放
下针锋相对，维护好自己
的荣耀，也顾及他人的感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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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健 康

快乐骑行
月牙儿

! ! !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但运
动的方式因人而异，每个人的
身体情况、兴趣爱好各不相同，
差异极大，年纪已过半百的我，
对生活有爱好，无奢求。唯一一
样不可须臾离身的爱物，便是
我心爱的坐骑———自行车。从
初中开始，这个伙伴已经伴随
了我的生活四十多个年头，它
把我带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和我想去的地方。我的生活，不
可一日无他。
家住虹桥，数年前的某日，

当我骑到古北路上，突然眼前
一亮，从延安西路到天山路这
一段，居然出现了一条蓝色的
画有自行车图标的专用车道。
我的心情顿时愉悦起来，蹬车

变得异常轻快。这条路，让
我想到了广州绵延数公里
的绿色步道，那里满目苍
翠，充满野趣，是步行者的
天堂，现在很多城市也有
了这样的绿色步道。爱好骑车
的我，私心里也多么希望，上海
也能有一条没有汽车，只有自
行车的蓝色道路啊，自然，这只
是我的异想天开和痴心妄想。
汽车的大量普及，使得马

路资源紧张，怎么拓宽，也跟不
上上路汽车的增量。上海由一
个自行车大城，变成了很多道
路都不允许自行车骑行的地
方，自行车的生存空间越来越
小，越来越少。宽阔的马路，成
了汽车的天下，所以，当偶然看
到一条属于我们骑车族的专用
道路时，那种开心真是难以言

表，为此，我外出会尽量走古北
路，骑在上面，放心自在，有一
种特别的安全和归属感。这种
体会，也许有的人不多，但于我
而言，却是真实而深切的。
运动锻炼的方式和途径多

种多样，因人而异，有人喜欢打
球，有人迷恋瑜伽，有人习惯跑
步，有人爱好游泳，有人青睐攀
岩，有人痴迷登山，对我这样一
个年过半百的六零后来说，最
适合自己，最可持久，也是最为
情有独钟的健身方式，则莫过
于骑车。自行车除了是一种便
捷的交通工具，客观上，它还是

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
除了最基本的体力，它
对骑行者的身体协调性
和大脑反应的灵活度敏
捷度，都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空气质量上佳，户外骑
行实在是一种不错的有氧运
动。
我自幼体弱，身体并不强

健，但现在以奔六之年纪，还能
身体敏捷，动作迅速麻利，大概
也是拜常年骑车所赐。看似简
单的骑车，是一种异侧支配运
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得左
右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
还可以有效地锻炼下肢肌力，
强化全身耐力，提高心肺功能，
关节韧带也得到相应的锻炼。

有人说骑车还能减肥，大
概也是真的，熟悉我的人都知

道，我吃得不少，但从来没有发
胖，人人在喊减肥的时候，我倒是
很想增肥，可此愿从来没能实现，
也许是因为我每天马不停蹄的骑
行？
我上班骑车，买菜骑车，接送

孩子骑车，看望父母骑车，父母住
院，往返奔波照顾，还是骑车，去
剧场看戏骑车，去影院观影骑车，
去聚会吃饭骑车，除非路途实在
遥远，真的很少有我不骑车的时
候。所以，身边的年轻人还送了我
一个“自行车达人”的光荣称号。
如果把此生骑过的路程统计一
下，估计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或
许可能已经绕地球几周了也有可
能。

我不是!达人"是!新人"

韦 健

! ! ! !我是 !"#一名刑警，一个专门与电
信诈骗分子打交道的警察。作为公安部
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特邀专家，很多人喜
欢叫我反诈“达人”，但我依然认为自己
是个“新人”。
新世纪之初，沪上刚刚出现电信诈

骗类案件，来自北京的张女士就是最早
的受害人之一。张女士的手机收到了一
条自称上海某知名公司的短信称“你幸
运中奖了”，她按照电话号码联系后，对
方要求先预付各种费用，张女士抱着试
试看的心情汇了款，结果大奖没拿到，钱
却被骗了不少。一时间，全国各地受害人
竞相报案，剑指上海那家被冒名的知名
公司，上海公安机关面临严峻挑战。

虽然已经做了多年的刑侦工作，但
我还从未见过这类案件。这种利用移动
通信和网络实
施诈骗的全新
犯罪，在犯罪
手法、组织模
式上与传统诈
骗犯罪完全不同，侦破上也没有任何经
验可鉴。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了。我请
教电脑工程师，询问银行工作人员，甚至
向犯罪分子学习，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套路。经过
三个多月的艰难探索，此案终于水落石出。

与骗子“斗智斗勇”十余年，从国内
小案，到国际大案，骗子们在不断变换犯
罪伎俩，诈骗手段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诈骗类型翻新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只有
以新对新，以变应变，从法律、体制、机制
上改变过去的死板模式，才能顺应时代
的发展。
去年 $月，上海整合资源、跨界联

动，率先建起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随着几大电信运营商、银行、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入驻，中心打
通了团队作战“关键点”：
以技术制约技术，合力防
范打击电信诈骗。

去年 %&月的一天，中
心数据监测发现一手机尾号为 '!!(的
使用人可能正在受到境外冒充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来电的不法侵害，我们立刻启
动对该潜在被害人的劝阻行动。手机号
的使用人王先生是一位 )!岁的上海本
地老先生，我们立即向被害人发送提醒，
告知其可能正受到电信网络诈骗，但发
送数次后王先生的电话仍处于通话中。
同事试图电话联系被害人，在不间断地
拨打近 *+分钟后，终于接通了被害人的
电话。果然，王老先生刚刚接到一个自称
是“市公安局”杨警官的来电，告知他涉

嫌一起“洗钱”
案，还加了微
信并发送了一
张有王先生个
人信息的通缉

令。经过我们的反复劝说，惊魂未定的王
老先生终于恍然大悟，最终避免了经济
损失 !)万元。

随着各部门的不断深度整合，反诈
中心自成立以来年破 )++多起电信诈骗
案，已累计冻结涉案资金 %,-亿元，劝阻
潜在受害者 )万人，全市此类案件发案
数下降 )".。
古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

侦破这类智能犯罪，仅仅熟悉法律和有
拼命三郎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
具备多领域多专业的知识。因此，我始终
觉得自己还是一名“新人”。猎物在升级，
要想抓到狐狸，我们猎人就要比狐狸更
狡猾。我愿意做不断升级的“猎人”，直到
天下无贼的那一天。

你爱我吗!

薛 舒

! ! ! !他已经九十岁，他正
走在全面失智的路上，大
多时候，他不记得面前的
女人是与他生活了几十年
的爱人。忽而他又会想起
什么，他会微笑，和眼前的
人开玩笑：你很美哦！目光
却并无焦点。她问他：你还
好吗？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满脸皱纹的老脸上一片
漠然，然后，她按照惯常的
次序问了第三个问题：你
爱我吗？

他的目光终于指向
她，而后，奇迹发生了，他
嘴角的皱纹牵动起来，随
即，枯叶般的双唇掀开：爱。
她喜不自胜，这是她

的胜利，更是爱情的胜利。
她认为，爱情，是一个能够
刺激到他的问题，仿佛给
枯竭的大脑打一剂强心
针，亦如在一层仅仅淹没
碗底的水里投入一粒苏打
片，顿时，碗里泡沫四起，
少得可怜的脑细胞被激活
了。他依稀想起一些什么，
于是，他行将就木的躯体
以一个字的方式给她答
复———爱。她是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爱她，亦是他生
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她确信。
写到这里，你们也许

已经猜到，我说的正是最
近发生在琼瑶家里的故
事。不能叫故事，那只是一
桩家事。七十九岁的老太
太给了围观群众一个话
题，被叫做“玛丽苏”的自
恋人生，从少女时代至今
日，她从未改变过。且不说
对于“有尊严地死”还是
“全身插满管子苟且而痛
苦地活”的选择，网络上占
比极大的谩骂声，却是针
对那些被称为专属琼瑶的
生命表达。
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太

太，总是问她九十岁的老
公“你爱我吗？”不矫情吗？
太会作的女人，她以为她
是十九岁少女吗……而
我，在看到这些指责的声
音时，却不由地心生一丝
惺惺相惜的疼痛。
三年前，我的父亲也

成为了一个失智老人，他
远比九十岁的平鑫涛年
轻，他才七十五岁。他已经
不认识他的老妻我的母
亲，也不认识我这个女儿。
每周我去浦东的医院看他
一次，每每见到他，我总是
会问：爸爸，你认识我吗？

他当然一无反应，我
再问他：爸爸，我是女儿
啊，你喜不喜欢我/

他听见了，看了看我，
忽然张开缺牙的嘴大喊 0

喜———欢———
他的语言能力已经退

化到不如一个牙牙学语的
孩子，他拉长了声调，就两
个字，却是挣扎着，咬牙切
齿地说出来。是的，谁都知
道他喜欢我、宠爱我，过
去，他总是在同事抑或朋
友面前把我作为吹嘘的资
本。我把自己推到他面前，
希望他生命中最爱的女儿
能激活他的脑细胞。他果
然没有让我失望，他艰难
地回答：喜欢。母亲在旁边
也欣慰地笑了，好像，这么
一问就能证明，只要揿下
这个心动按钮，我们随时
都能唤醒他。
还记得他刚开始失智

的时候，有一次去看父亲，
他已经不认识我，可他的
目光里充满了似曾相识的

疑惑。我问他：爸爸，你认
识我吗？那天，我穿了一件
红色的衣服，他盯了我好
一会儿，忽然说：认识，女
儿，漂亮！
那以后，我尽可能在

去看父亲的时候穿红色的
衣服，并且，我总是会问那
么几个问题：爸爸，你认识
我吗？爸爸，你喜欢我吗？
爸爸，我漂亮吗？
我是一个长相太过普

通的女人，绝算不上漂亮，
可我依然这么问父亲，因
为我相信，在他心里，女儿
一定是漂亮的。不曾陪护
过失智亲人的朋友，未必
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会那
么在乎他说喜欢我，他说
我漂亮。并不是要从一个

失智老人那里获得认可，
并不是为满足自己的虚荣
心，亦不是听到有人说爱
我多么重要。恰恰相反，因
为我爱他，我想让他记起
那些爱，倘若他偶尔能回
答“爱”，那就是我们又一
次把他从远去的路上拉回
了一小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并不反感七十九岁的琼
瑶每次去看九十岁的失智
丈夫时，都要问一遍“你爱
我吗？”即便她可能确有
“玛丽苏”的自恋型人设倾
向，但在失智者面前，我赞
同每一个亲人都可以扮演
一下“玛丽苏”。

情系新茶
钟明德

! ! ! !又是新茶上市时节，
“有酒食先生馔”的学生早
在清明前一周送来了新
茶，弥足珍贵。随着经济的
发展，文化素养的提高，人
们的生活内容讲究了，就
喝茶而言，既讲产地又论
时节还辨等级等等。
先前，寻常百姓家是

不备茶叶的，即使备一点
也是来客人才泡上一杯，
是传统礼遇。至于茶之新
陈优劣不在计较之列，一
般客人也不像现在人能品
善饮，讲求色香味。
大学二年级，有事到

王驾吾教授家去，王老师

教我们先秦文
学。我们对这位
随浙大跋涉千里
西撤的老教授十
分敬重，没有事

一般不干扰他的。王老师
对去他家的学生像客人一
样接待，王师母也非常客
气，给我泡上一杯茶。这茶
叶片嫩绿透黄，飘来一股
清香，这香有点像稻子将
成熟时的清香，但也不完
全是，它香得文雅悠远。那
才真正称得上沁人心脾。
茶初尝微识，随之而来的
是淡雅的甜味，齿留余味。
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也第一
次知道原来茶有这样的美味。

王老师盘腿而坐，笑
眯眯地看着我。我问王老
师这是什么茶，他告诉我
这是今年的新茶，是茶农
送来的。他并不多描述介
绍，只说了三个字“新茶
好”。这正是他授课的风
格，言简意赅，其余让你自
己去品味领悟。
我的学校和六和塔只

隔一条小山溪，这里属西
湖区龙井大队，校园的山
坡上允许茶农来种茶，这
茶是标准的龙井茶。清明
谷雨的前后新茶上市。茶
农背着竹篓到老师家去销
售。这样的好茶，大学老师
才是最好的销售对象。茶
农厚道，彼此又是乡邻，价
格便宜。我在山坡的茶树
上采了些嫩叶晒干后泡
茶，色香味什么都没有。茶
农告诉：“茶叶要炒过的！”
那句把“的”字说得很重的
杭州语至今在身。我校离
九溪龙井很近，去那里看

看茶农炒茶才知道制作茶
叶是怎么回事。以后在王
老师家又喝过两三次，更
加深了我对新茶的喜好。
可老是去老师家蹭茶好意思吗？
毕业后工作分配在上

海远郊，交通不便，去市里
办点事或开个会，一天来
回够紧张的了，偶而路过
茶叶店买一二两新茶招待
客人。上海的新茶很贵，自
己喝炒青或四五级龙井可
以了。但对那新茶
还是念念不忘。朋
友的朋友在江西汤
湖，有种茶叫“狗股
脑”，是当地特产，
也是江西名茶；而
当地产的木工刨刀质量差
旦贵，要上海货。正好各取
所需，言定每年春天我寄
些镉刀去，他给我寄一斤
左右新茶来。茶确实好，邮
包一打开，满屋茶香。这茶
耐泡汁浓有山野味。此后
年年如此，约有四五年。后
来这位从不谋面的朋友工
作调离了，别说新茶连“狗
股脑”陈茶也没处买，上海
很少商店知道有这种茶叶。
柳暗花明又一村。一

次路过同事的宿舍闻到一
股新茶的香气：推门而进，
知道他爱人是莫干山小学
的老师给他寄新茶来了，
不由分说请代购。此后新
茶不断。七十年代末，这位
老师调回浙江，他爱人也
离开了莫干山，新茶又断
供了。
八十年代开始市上新

茶供应多了。先前的学生
不时送来各地新茶。有一

位学生前后有二十
多年从不间断送来
浙江新茶，一直到
他退休。我深感我
已不只在品茶了，
我品味的是人间真

情。这真情和新龙井一样。
同样在品茶之际也会惦念
我的恩师驾吾老。-1'2年
我去杭州拜访他，失之交
臂，他去莫干山疗养了。不
久，便来信云：“作墨子集
释工作以为消遣。今年七
十有五，计八十岁时可完
成此稿，君能来一读上书
乎？”《墨子集释》完成了不
久便驾鹤仙逝了。他给我
的信还在，思念时常“试将
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

谁
看
得
远
︵
剪
纸
!

郑
树
林


